
虚数与数列

江苏省陶都中等专业学校 潘静

好多年前，某市的一次摸底考试中出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道题：

题目 求
10021 iii   的值，其中 i 为虚数单位。

出题人的意图是利用 )Nnin （ 的周期性，连续 4 项之和为 0，分成 25 组后多余 1 项，

选择把第一项“剩下来”即得结果为 1。
这当然是很好的方法，我要说的是其后的一个“意外”。阅卷结束后进行试卷分析时，

有位老师提出可以用等比数列求和公式解决之，一位专家当场反问：“你见过虚数的等比数

列？求和公式能用到复数上吗？”。也就是说，专家认为对虚数用等比数列求和公式是荒唐

的，他随后给出的理由是：“数列都是实数，虚数没有数列”。

（请伙伴们在此停留 3 分钟，回答一下他的反问）

专家的数列知识全是关于实数的，这可以理解，高中教材中确实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

虚数数列。但这是否说明“虚数没有数列”或“等比数列求和公式不能用于虚数”呢？在学

数列的时候还没有学虚数，因此教材中没有虚数数列是很自然的事。公式能不能用要看其算

理是否合法，而不是看教材有没有，没有的不一定是“不允许”的。

事实上，在引入虚数单位的时候规定了两点：“①“ 1-2 i ，② i 可以参与实数的四则

运算，并且保持基本的加乘运算律不变。”以此标准来看开始的那个题目，你会发现其中只

有四则运算（还没有除法）。再联想到实数数列中等比数列求和公式及其推导过程，也只由

四则运算而没有开方之类的其他运算。由此知，公式照样可以再这里使用。

学习了关于 A 的知识，就记住了它，以后在 A 出现的时候能准确地复现出来，作出回

馈，这就是“刺激-反应”模式，动物所遵循的就是这个模式。但是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有主

观能动性，会在不同的情境中解决先前没有遇到的问题。而确保“我们是人”的，是我们的

思想而不是衣服、位置或称号。教育所给予人的，也应该是活的思想而不是死的知识，除非

对方太过低贱，认为凡是前人留下的都不能逾越、权威说过的都必须遵守。

我听过的课不算多也不算少，刚入职的青年人往往谨慎持重小心翼翼，快到退休的老师

反而活力十足大胆宏阔。这与人的本性似乎相反，青年人大胆老年人持重才是正常的，做老

师的怎么就反过来了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对知识的崇拜。我们认为凡是知识都是正确的，

凡是权威都是了不起的。因此，知识不可改变，权威必须膜拜。而实际上，知识只是对世界

的解释，世界是时刻变化的，人的眼界也会逐渐开阔，所以对世界的解释不可能一成不变。

如果某种解释被集体接受下来，那就是当时正确的知识。当人们接触到了更大或更新的世界，

发现那个解释不好的时候，就换一个，于是新的知识就替代了旧的。如此而已！

对知识的崇拜从根本上讲是来自于缺乏知识，就像对金钱的崇拜来自于没钱，对权力的

崇拜来自于没权。所以，越是落后的民族越容易崇拜权威，先进的民族则质疑声不断。我不

好说别人，还说我们自己吧。因为学习了一些教育学知识，我们便把它视为天地间不变的真

理，而实际上我们学到的都是别人筛选过的、是他们许可我们知道的东西，还有更多的知识

被排除在外。那里也有真理，而我们所知的也有谬误。

中国的专家我见过一些，从资深院士到青年才俊，有思想有情怀者比比皆是，但是当他

们被戴上官员的帽子以后，全都改变了自己，变得亦步亦趋。外国流行什么，他们很快翻译

过来，以示自己“站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”；上面推行什么观念，他们忙不迭地传达，以示



自己“紧跟看齐”。但实际上他们只是“译人”和二道贩子，并无自己的独到观点，她们太

害怕承担风险了，宁愿什么都不做。大的且不说，仅以中国目前流行的情境教学而论，它就

不是由院士、教授发起的，而是由南通地方的一个普通初中教师李吉林发起的，她对中华民

族的贡献远超十位百位的院士教授。不是因为李吉林学识超过他们，而是因为她冲破了对权

威的崇拜。不过，有一个好处是，当李吉林把事情挑开以后，专家院士跟在她后面研究的劲

头十足，这倒大力促进了情境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和普及——只要风险不大，没有人会知

道善而不向善的。


